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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更里来闹呀闹洋洋，移步妆台
上。姑娘嫂嫂对镜忙梳妆，解下青丝
发，梳起龙凤头，金钗银钗，忙把两边
插，打扮起飞凤俏，彩在奴的身，我的
姑娘呀，小小金莲，只得两三寸呀嗳嗨
哟⋯⋯”这是天皇花鼓的经典剧目《闹
五更》中的选段。每到重大场合，天皇
花鼓第四代传承人许子利就会带着4个
徒弟，登台演出 《闹五更》《卖冬菜》
等剧目，赢得个满堂喝彩。
从今年2月开始，我市启动了2018

温岭市“非遗进百村”巡演活动，计划
通过8个月，在全市16个镇（街道）巡
回演出一遍，共计16场，以帮助市民更
好地了解温岭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鼓励全民参与到保护文化遗产的行动之
中。至今，天皇花鼓已通过“非遗进百
村”活动，走进了10余个镇（街道），
受到了观众们的喜爱。

“肩背花鼓走街坊”

天皇花鼓历史悠久，因起源于泽国
镇天皇村（原凤城乡）而得名。据史料
记载，天皇花鼓大约开始于清朝宣统三
年（1911）的灾荒年月，当时朝廷腐
败、不恤民生，百姓生活困苦，为了谋
生，天皇人受凤阳花鼓的影响，纷纷奔
走他乡，用打花鼓、唱小曲的形式行
乞。有民谣云：“大户卖田庄，小户卖
儿郎。夫妻二人没啥卖，肩背花鼓走街
坊。”也因此，人们又称天皇花鼓为
“讨饭戏”。
那时候，作为穷困人家的营生之

艺，天皇花鼓发展迅速，仅天皇一个村
就有十几个花鼓班。迫于生计，在唐家
父子的带领下，花鼓班奔走乡间，足迹
遍布临海、三门、黄岩、乐清等地。很
快，天皇花鼓表演便辐射周边村庄，流
传到了田洋里、筻头以及蒋洋等地，天
皇花鼓也就成了当地百姓解决温饱、维
持生计的一种方式。直到清末，天皇花
鼓达到了鼎盛时期。
在《泽国镇志》中，描述天皇花

鼓“系唐正顺父亲首创”。民国年间，
天皇人唐正顺先生的父亲唐维能学习
了凤阳花鼓的表演形式，并融合了金
华婺剧以及台州本地的黄岩乱弹，形
成了独特的花鼓表演形式，首创出
“天皇花鼓”——一种边歌边舞的传统
舞蹈。
唐正顺 7岁便跟随其父，身背花鼓

行走四方，13岁正式开始学习徽戏，出
演旦角。当时，唐正顺非常有名，人称
“天皇四妹”。民国初期，唐正顺组建了
“天皇和调戏班”，1950年，唐正顺又建
立了天皇剧团，开始授徒传艺，1956年
还被选为县人民代表。“现在，在泽国
镇老一辈人里，还有很多人记得‘天皇
四妹’的绰约风姿。”许子利回忆道。

此“花鼓”非彼“花鼓”

说起花鼓，必然会想到安徽的凤阳
花鼓。凤阳花鼓起源于凤阳府临淮县
（今凤阳县东部），是一种集曲艺和歌舞
于一体的传统民间表演艺术，以曲艺形
态的说唱表演最为重要和著名。凤阳花
鼓一般由一人或两人自击小鼓和小锣伴
奏，边舞边歌。历史上，艺人多以此为
出门卖艺谋生的手段，凤阳花鼓也因此
传遍大江南北。
明朝中后期，凤阳花鼓便已流传到

了江浙一带。因地理位置优越，天皇村

自古以来就水陆交通便利，受外来文化
的影响非常大，这也为之后天皇花鼓的
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凤阳花鼓进入台州后，与台州当地

的民间说唱、戏曲、小调、俗曲等相互
融合，彼此渗透，辗转流传，后配上其
他的伴奏乐曲，或改编唱词和舞蹈动
作，逐渐演变成具有台州地方风格的
“花鼓”，如临海的上盘花鼓、天台的左
溪花鼓、路桥的螺洋花鼓和下梁花鼓
等，其中还包括泽国的天皇花鼓。
天皇花鼓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与温

岭本地的民情风俗相互结合，具备了自
己的特色。天皇花鼓的表演者为一男一
女，均穿戏服，男戴八字胡、手持小
锣，女插头花、手持花鼓，称为“花鼓
公”和“花鼓婆”。“花鼓公”以小锣为
表演道具，足穿跨靴，腰系踏带，头戴
灯笼帽，着黑色白边打衣；“花鼓婆”
腰系小鼓，头扎毛巾，额上一圈发珠、
两鬓贴片子，着红缎裤，系胸兜、绸
带，胯部一双软靠，足穿花缎鞋，近似
戏曲人物打扮。“花鼓公”的主要舞蹈
动作有圆场、鬼步、翻身、云手等，
“花鼓婆”则以二胡、足尖疾步、卧鱼
等为主，舞蹈动律颇有特色，动作节奏
明快，幅度大且调度灵活，颇具动感。
“花鼓公”和“花鼓婆”两人边唱
边舞，伴以二胡，唱曲皆为本地小调，
节目有《元宵观灯》《泗洲调》《五更送
郎》《闹五更》《节节花》等。20世纪80
年代，天皇花鼓第三代传承人张日信对
天皇花鼓的服饰和戏曲服饰进行了一定
的融合。到第四代传承人许子利时期，
演出服饰又有了新的变化，“花鼓公”
上穿湖蓝色滚白边绸茶纺上衣，下穿白
色绸灯笼裤，腰系红绸带，穿便鞋；
“花鼓婆”头戴戏曲花旦头饰，穿湖蓝
色镶粉边绸中式斜襟衣裤，黑丝绒红滚
边围兜，脚穿带穗彩鞋。

几近失传的老手艺

许子利和师姐许梅娇师从张日信，
但最初，两人并不是学习天皇花鼓的。
1975年，许子利高中毕业后，进入了天
皇婺剧团。十几岁的小伙子，凭着一腔
热血，闯进了曲艺的世界，开始了自己
在剧团里摸爬滚打的学艺生活。
刚开始，许子利只能在剧团里跑跑

龙套，演着连名字都没有的角色。也是
在那个时候，他结识了张日信。
许子利说，真正接触到天皇花鼓，

是1978年县里举行文艺演出，天皇花鼓
成为入选节目，他和师姐许梅娇临时受
命参演。“那时候，天皇花鼓已慢慢地
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会的人越来越
少。剧团演出时，往往把天皇花鼓作为
部分正本的插花戏演出。”
为了顺利演出，许子利接受了张日

信的特训。“下身蹲下去，脚要踢得
高。左手锣、右手锣签，双手一上一落
划‘8’字。同时，头要跟着手势左右
顾盼⋯⋯”许子利说，光光“花鼓公”
的出场亮相，他就练了十多天。
功夫不负有心人，许子利的首次登

台演出的成功了。自此，他从师父张日
信的手中，接过了传承天皇花鼓的大
旗。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天皇婺剧团再

次解散。由于缺乏出色的文艺人才，天
皇花鼓曾一度绝迹于温岭，这门独特的
民间艺术，再无登台表演的机会，也一
下子衰落了。“唱戏毕竟不是长久之
计，为了养家糊口，我只能放弃了继续
登台。”许子利说，这一别舞台就是 30

余年。
如今，许子利已经60多岁了，完成

花鼓表演中的一些高难度动作，对他来
说已很是吃力。为了继续传承天皇花
鼓，他在天皇村收了两对徒弟，一对是
钟彩娟和叶玉平，另一对是叶领琴和许
菊连。许子利则退居幕后，负责二胡伴
奏。此外，泽国戏迷协会也有四人，跟
着许子利学习天皇花鼓。曾经一度凋零
的天皇花鼓，终于焕发了新的生机。

“讨饭戏”的新发展

2008年 6月，天皇花鼓被收录进了
台州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传
统舞蹈项目中。2017年 1月，浙江省政
府公布了第五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严子陵传说”“新昌
十番”“浦江鱼灯”“木版年画”“灵隐
腊八节习俗”等98项入选，天皇花鼓名
列其中。
第四代传承人许子利先后被认定为

台州市级、浙江省级非遗项目传承人，
目前负责天皇花鼓的传承与建设工作，
主导发掘了《卖冬菜》《买花线》等失
传曲目。“虽然年代久远，但我们还是
找到了熟悉《卖花线》这首曲目的老
人。现在曲谱和唱词的复原工作已取得
阶段性进展，下一步我和几个徒弟要抓
紧把《卖红线》排演出来，争取早日将
它搬上舞台，让更多的温岭人民感受天
皇花鼓的魅力。”许子利说，老艺术也
得有新发展，他期待更多的年轻人加入
他的队伍，努力挖掘天皇花鼓遗失的美
好。“我希望更多年轻人喜爱天皇花鼓
这门传统艺术，从而走进我们的课堂，
把这门独具特色的表演艺术继续传承和
弘扬下去。”
此外，以许子利、许梅娇为首的天

皇花鼓传人，还一直致力于花鼓的保护
和传承，比如参加各级文化行政主管部
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组织的展
演、宣传和传播等公益性活动，积极参
与各类群众性中大型节庆、庙会的表
演。同时，天皇花鼓也被搬进了校园。
2014年，泽国小学的 4名小学生正式成
为了许子利培育的种子传承人。“花鼓
的传承人，最好是有一定的戏曲基础，
这样上手也更快。”许子利告诉记者，
在挑选学生时，他主要考虑台风、唱腔
等几个要点，以身段灵巧者较佳。
历经百年的发展，天皇花鼓逐渐与

温岭本地的民风民俗相融合，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民俗表演形式，在温岭为数不
多的民间传统舞蹈中，更是独树一帜，
散发出璀璨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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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天皇花鼓被定义为民间
艺术，但在早些年，它不过是一门
“讨饭吃”的手艺活，起初是穷困人
家的谋生手段，一男一女手持锣
鼓，便可走街串巷、卖艺讨饭。随
着表演形式的不断发展，天皇花鼓
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表演风格，并广
为流传。
今天，在天皇村的老人们口

中，天皇花鼓还是他们儿时最深的
记忆，但在年轻人的眼里，天皇花
鼓却是陌生的。如何让古老的文化
种子，在新时代的土壤里生根发
芽？这是困扰人们已久的难题。历
经年岁的文化积淀，天皇花鼓无疑
已成为天皇村生生不息的文脉根
基，保护和传承好天皇花鼓，更能
够展现天皇人自古以来的生活轨迹。
截至目前，温岭已拥有国家级

非遗项目2项（温岭大奏鼓、石塘七
夕习俗）、省级非遗项目12项。如
今，非遗项目逐渐边缘化，不少项
目甚至已人亡艺绝。和大多数的民
间艺术一样，老的民间艺人相继离
世，后继乏人，天皇花鼓这门艺术
也曾一度凋零，濒临失传。采访
中，许子利曾十分低落地说：“现在
的孩子，都不愿意去学老祖宗的手
艺了，有些愿意学的，也很可能会
因学业、生活等原因中途放弃，传
承天皇花鼓，迫在眉睫。”每一个传
统文化艺术，都是匠心与艺术的结
合。没有耐心和专注的精神，学不
好技艺，没有坚持和纯粹的追求，
做不好技艺的传承。
细数中华上下五千年，流传下

了不可计数的传统文化艺术瑰宝。
而这，都离不开传统艺人们的坚
持。他们的坚守或是因为生活，或
是因为热爱，但无论如何，他们为
我们守住了一个又一个情怀和回忆。
在如今这个科技日新月异，数

码、电子产品占据生活主要地位的
时代，人们很少有机会去认真了解
一门古老的传统文化艺术，这也是
如今“非遗难遗”的主要原因。传
统文化艺术，既是我们永远的乡愁
记忆，也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原
生力量。为了保护中华民族的珍贵
遗产，我们有责任将这些“非遗”
传承下去，留住文化根脉，让其代
代流传，在中华大地上，繁衍出茂
盛的枝叶。
别让后世子孙只能通过书本橱

窗和影像资料了解传统文化艺术，
别让“传统技艺”成为“历史记
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继续
挖掘、整理、保存和传承，使之在
新世纪依然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留住文化根脉
不让“传统技艺”
成为“历史记忆”

老艺树 发新芽
——天皇村的非遗印记

第四代传承人许子利的4个
徒弟 （钟彩娟、叶玉平、叶领
琴、许菊莲）。

表演时，“花鼓婆”手持的花鼓。

天皇花鼓入选第五批浙江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表演形式不断改进，演出服
饰也有了新的变化。

泽国“三月三”中的天皇花鼓表演。本报记者 庞辉斌摄


